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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模型:“人—ＣｈａｔＧＰＴ”共生自主
系统的智能涌现

金庚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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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大型语言模型(ＬＬＭｓ)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在物质技术、内容模态、组织制度与媒介

性四个面向上对当前的媒介理论构成了挑战ꎮ 在海德格尔的“媒介即语言”、曼诺维奇的“媒介即软件”的基础

上ꎬ大型语言模型之后的媒介理论变革可以进一步通过“媒介即模型”来阐明ꎮ 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中ꎬ“媒介即

模型”意味着一切软件都会被接入大模型进行改造ꎮ 这一观点为媒介理论注入了面向机器学习时代的新解释

力ꎮ 在“媒介即模型”的理论视野下ꎬ所有人类行动者都参与到了一个共同信息库的编码之中ꎬ并和其他过去

的、同时的ꎬ或将来的交流行动者共同塑造一个共享的社会信息系统ꎮ 作为现代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生产

制度之一ꎬ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范式也将从内容模态对现实世界的知识表征ꎬ转向语言模型对现实

世界的计算生成ꎮ 从更一般的社会科学知识论层面来看ꎬ“人—模型”之间相互叠加增强的交互方式预示了

“人—模型”共生自主系统的崛起ꎬ并进一步涌现出群体智能ꎬ这是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社会认识论转型的

关键ꎮ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ꎻＣｈａｔＧＰＴꎻ语言模型ꎻ共生自主系统ꎻ社会认识论ꎻ媒介理论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３. ０４. ００７

一、问题提出及意义:大型语言模型

之后的媒介理论

　 　 关于数字革命的叙事ꎬ通常会在信息时代

(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智能时代(第四次工业革

命)之间作出分期ꎬ前者见证了“摩尔定律”支配

下的算力增强ꎬ直至行星尺度的云计算出现ꎬ〔１〕

以及人类社会通过联网沉淀起海量的在线大数

据ꎻ而后者则强调计算机在尽可能少的人类干预

和控制的情况下ꎬ通过自主学习和自适应来完成

更加复杂的任务ꎮ 尤其是当计算机能够像人类

一样以自然语言而非代码的方式进行人机沟通

并完成任务时ꎮ 有研究者宣称 ＧＰＴ － ４ 已经成

为第二个通过图灵测试的聊天机器人ꎬ〔２〕也正是

在这一点上ꎬ无怪乎基于超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

型的自然语言交互界面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一经发布ꎬ就被

赋予人工智能的里程碑式意义ꎬ甚至 ＧＰＴ － ４ 更

是被视为“通用人工智能的早期版本”ꎮ〔３〕

—２７—



在有关人工智能的技术图景中ꎬ计算机主要

被训练用来完成两类任务:决策和生成ꎬ这分别

对应于机器学习的两种模型ꎮ〔４〕 其中判别模型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主要通过监督式学习来将

现有的带标签的数据点进行分类ꎬ是在给定观测

值的前提下关于目标值的条件概率分布模型ꎮ
另一种生成模型(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则假设观察

变量和目标变量之间遵循联合概率分布ꎬ主要通

过无监督学习来发掘并抽象出无标签的输入数

据的底层模式ꎬ然后使用这些知识来生成新的内

容ꎮ 存在两种广泛使用的生成模型:一种是生成

性对抗网络(ＧＡＮｓ)和变分自编码器(ＶＡＥｓ)这

样的深度学习模型ꎬ可以从图像和文本输入数据

创建出可视化和多模态人工物ꎻ另一种是诸如

ＧＰ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 －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这类基

于转换器的生成性预训练语言模型ꎬ可以利用海

量在线数据来生成新的单模态文本ꎮ
新一代生成模型可以用于包括文本、代码、

图像、语音、视频等在内的所有单模态或多模态

的内容生成ꎬ在这个意义上ꎬ生成模型已经真正

地成为了人工智能语境中各种内容模态的生成

媒介ꎬ即元媒介(ｍｅｔａｍｅｄｉｕｍ)ꎻ〔５〕 在此基础上ꎬ
生成模型甚至还可以用于图像、视频、文本间的

跨模态转换ꎬ这进一步打破了内容模态之间的边

界ꎬ成为“终结所有媒体内容(模态)的媒介”ꎮ〔６〕

这是继海德格尔的“语言作为元媒介”ꎬ列维􀅰
曼诺维奇(Ｌｅｖ Ｍａｎｏｖｉｃｈ)的“软件作为元媒介”
之后对媒介理论的又一次重大挑战ꎮ〔７〕

为了回应这种挑战ꎬ本文在生成式人工智能

语境下提出“媒介即模型”的理论假设ꎬ并结合

“媒介转向” 〔８〕的各个维度来回答三个相互关联

的研究问题:１. 当前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出现将在物质技术、内容模

态、组织制度等方面给理解媒介带来何种变化?
在何种层面上将更新现有媒介理论的知识?
２. 媒介是人类交流的场域ꎬ媒介领域的这些变

化ꎬ即大型语言模型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媒

介后ꎬ将如何重新界定人类交流的意义? ３. 既然

媒介在技术和组织面向上都可被视为现代社会

中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机构之

一ꎬ那么模型介入的社会交流ꎬ在更一般的社会

科学知识论层面引发了知识生产范式及社会认

识论的何种变革?

二、从“媒介即语言”到“媒介即模型”:
媒介生成主义的理论演变

　 　 媒介理论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媒介

边缘主义(ｍｅｄｉａ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ｓｍ)”和“媒介生成主

义(ｍｅｄｉ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ｉｓｍ)”ꎮ〔９〕 前者假设媒介是中

性的透明工具ꎬ不会影响其传输的内容ꎬ因此相

较于其传递的信息或内容居于次要地位ꎮ 该立

场假定尽管客观现实可以藉由媒介获取ꎬ但仍然

存在一种超越媒介之外的客观现实并不由媒介

构成或改变ꎮ 二战以来的主流大众传播学正是

基于这样的认识论假设ꎮ 然而ꎬ自麦克卢汉的

“媒介即讯息”向“媒介边缘主义”的核心假设发

起挑战以来ꎬ这一立场已经遭到了各方的挑战ꎬ
当前的媒介理论倾向于假设媒介构成并在某种

程度上影响了交流过程ꎬ这使得媒介自身的物质

性被重新放置在聚光灯下ꎮ
相反ꎬ“媒介生成主义”以媒介作为一种先

验条件ꎬ主张媒介并非表征现实的中性的透明工

具ꎬ而是被视为无处不在且先在于我们对世界的

体验ꎬ它们生成而非仅仅是传递给定的客观现

实ꎮ 与“媒介生成主义”的假设相伴随的则是近

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媒介转向”ꎮ
而当前以大型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

工智能所引发的媒介变革ꎬ意味着媒介的指涉对

象已然发生了变化ꎮ 相应地“媒介生成主义”也
需要面向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释放出新的解释

力ꎬ以至于已经有媒介理论家们开始探索“机器

学习之后的媒介理论”ꎬ甚至提出“媒介理论的

终结”ꎮ 本文在媒介生成主义的脉络下首先回顾

了作为元媒介的语言ꎬ继而讨论软件如何在元媒

介的层面改变了技术媒介的配置ꎬ并在二者的基

础上进一步阐明模型的生成性(见下页表 １)ꎮ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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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媒介即模型”的理论脉络

　 　 (一)媒介即语言

在任何关于媒介的讨论中ꎬ语言都是一个重

要而持久的话题ꎮ 语言被认为是人类交流的首

要媒介———元媒介ꎬ〔１０〕 海德格尔挑战了我们对

媒介的惯常假设ꎬ他把语言的传统观念———“我
们说话”翻转过来变成了———语言“说话”ꎬ来揭

开直接经验中隐藏的东西ꎮ 媒介也以超越单纯

表征的方式表达这些东西ꎮ
沃尔特􀅰本雅明早就观察到了语言的非工具

性ꎬ〔１１〕认为并非意义藉由语言为工具而传达ꎬ而是

意义因语言才得以实现ꎮ 语言是最原型的媒介ꎬ
甚至是意义得以成立的场所ꎬ语言的物质面向ꎬ其
实正是语言本身ꎮ 今天将算法描述为逻辑和控制

的总和ꎬ〔１２〕正是将其形式逻辑框架对应于语言的

语法层面ꎬ而构建算法作为完成任务的一系列精

确控制步骤则对应于语用层面的结果ꎮ
语言总是呈现自己作为所有过去和未来媒

介的生成性元媒介ꎮ 维特根斯坦有句著名的表

述: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ꎬ语言构成了我们

对世界的认知和表达ꎮ 因为它允许说话者使用

有限的一组基本元素和规则创建无限个独特而

有意义的组合的表达ꎮ 例如ꎬ可以用“主语—动

词—宾语”的顺序规则造一个句子ꎬ比如“人训练

模型”ꎮ 然而ꎬ也可以使用相同的元素来创建一

个不同的句子ꎬ例如“模型被人训练”ꎮ 这种生成

新句子的能力使语言能够适应不同的语境ꎮ
(二)媒介即软件

在语言之外ꎬ元媒介对于技术媒介的指涉首

先来自于工业媒介的软件化ꎮ〔１３〕 在软件化之前ꎬ
特定物理、机械和电子媒介的技术属于其“硬件”
部分ꎬ由两部分组成:用于存储信息的物理材料ꎬ
以及在材料上刻写、记录、编辑修改并且能呈现

和查看信息的器具ꎮ 材料和器具一起决定了某

个特定的媒介可以做什么ꎮ 例如ꎬ书写(媒介)技
术就是由纸张这样的物理材料ꎬ以及钢笔或打字

机这样的书写器具的特性决定的ꎮ
在软件中ꎬ仿真物理、机械和电子媒介意味

着仿真其工具和界面ꎬ而非“材料”ꎮ 通过软件的

仿真ꎬ原本特定的媒体创建和交互技术纷纷从其

硬件中独立出来ꎬ摇身一变成为软件(即独立的

算法)ꎮ 而媒介的各种物理材料在仿真的过程中

似乎被淘汰了ꎬ软件只处理唯一一种物理材料ꎬ
即数字化数据ꎮ 软件化之后ꎬ物理材料成为数据

结构ꎻ物理、机械和电子工具被转换成操作这些

数据结构的软件工具(算法)ꎮ
如果说特定的媒介效应以前是物理材料属

性和工具属性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ꎬ那么现在则

是不同算法修改单一数据结构的结果ꎮ 软件定

义的“媒介”是一种特定的数据结构和用于创建、
编辑和查看存储在该数据结构中的内容的算法

的配对组合ꎬ即(软件)媒介 ＝数据结构 ＋算法ꎮ
(三)媒介即模型

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汇集了先前两种

元媒介ꎬ变成了一种更基础的元媒介:一方面将

自然语言建模为拥有计算能力的语言模型ꎻ另一

方面所有的软件都将被接入大模型进行升级改

造ꎮ〔１４〕实际上ꎬ软件自身的运作方式也已发生了

变化ꎬ一个流行的说法是ꎬ软件 １. ０ 正在吞噬世

界ꎬ〔１５〕而软件 ２. ０(人工智能模型)正在吞噬软

件ꎮ〔１６〕所谓“软件 １. ０”的运行方式全部来自程序

员在软件代码中预先植入的明确规则指令ꎮ 而

在“软件 ２. ０”中ꎬ〔１７〕其运行规则不再需要程序员

的预先植入ꎬ而是以人工神经网络的框架被开发

出来ꎬ从而拥有了从大量交互结果(数据)中学习

乃至识别出隐藏的规则和模式的能力ꎬ且运行规

则在递归的学习过程中动态地修订ꎮ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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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２. ０”意义上的“语言模型”实际上即

利用计算机去重新建模人类的自然语言ꎬ〔１８〕 把

自然语言转化为机器能够计算的一种机制ꎮ 人

类自然语言一方面有规则ꎬ另一方面又随时可以

打破规则ꎬ并在不同的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的语

义ꎮ 大型语言模型实际上并不能真正理解语言ꎬ
而是通过把整个句子的联合分布概率拆解成其

中每个词的条件概率的连乘ꎬ大幅降低语言模型

的建模难度ꎮ 这样语言模型的计算生成机制就

转换为给定上文预测下文的机器学习任务ꎮ
在实际运作中ꎬ大型语言模型通过人类的

“提示(ｐｒｏｍｐｔ)”来生成任务ꎬ执行任务的方式是

将这些任务转化为下一个单词预测的形式ꎮ 例

如ꎬ一项名为“把数字经济翻译成英文”的任务ꎬ
在语言模型中则被转化为“数字经济的英文翻译

是􀆺􀆺”这样的下一个单词预测的任务ꎮ 这种生

成范式代表了语言模型从专门执行单项任务的

领域模型ꎬ向可执行多项任务ꎬ甚至未明确包含

在其训练数据中的新任务的通用模型的转变ꎮ
在此意义上ꎬ大型语言模型目前还无法说出

“属于自己的”语言ꎬ它只能说出底层的数据关

联ꎮ〔１９〕

三、模型的物质结构与涌现:“提示—响应”
作为一种媒介生成模式

　 　 大型语言模型是在“预训练—微调”范式下

产生的技术人工物ꎬ其依托神经网络与微调机制

的物质结构设计通常涉及三个步骤:〔２０〕 基于神

经网络“转换器”框架预训练(ｐｒｅ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一个

语言模型、收集问答数据并训练一个奖励模型、
用基于人类反馈机制的强化学习(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微调(ｆｉｎｅ － ｔｕｎｉｎｇ)
语言模型以迭代式改进ꎮ 而模型的生成性运作

则是在“提示—响应”交流对话轮中实现的ꎮ
(一)“预训练—微调”范式下的物质结构

与传统意义上呼应了自柏拉图和笛卡尔以

来假设存在先在观念的理性主义ꎬ〔２１〕 将计算理

解为“受规则控制的形式符号—转换序列”的符

号人工智能不同的是ꎬ〔２２〕 基于神经网络的转换

器框架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沿袭了洛克所发展

的经验主义假设ꎬ相信机器可以通过模仿人脑中

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和信息传递来实现认知和行

为的模拟ꎬ不需要预先指定具体的规则和知识ꎬ
而是通过在一个大型无标签文本语料库中进行

预训练来自动学习语言的基本模式和结构ꎬ并自

动调整神经元之间的权重和连接ꎬ从而实现对输

入数据的分类和预测ꎮ
预训练过程将自上而下的知识框架与自下

而上的数据结合起来ꎮ 首先ꎬ大型语言模型以一

套基于语言学理论和知识的预定义规则和结构

进行初始化ꎮ 这些规则和结构为模型提供了关

于语言的基本语法和句法的先验知识ꎮ 然后ꎬ模
型通过在一个如维基百科或新闻文章这样的大

型文本语料库上进行训练ꎬ以学习自然语言中的

单词和短语之间的统计模式和关系ꎬ从而将现实

世界的知识和背景纳入其对语言的理解ꎮ
一旦预训练过程完成ꎬ语言模型就可以使用

基于人类反馈机制的强化学习在具体的如文本

挖掘、情感分析或语言翻译等下游任务上ꎬ持续

地进行微调ꎬ以适应新的任务场景和数据集ꎮ 并

通过自我学习和改进来提高对话文本的质量ꎬ以
确保文本的语法正确ꎬ且在语义层面有意义ꎮ 在

微调过程中ꎬ模型首先与人类进行交互ꎬ并生成

针对用户输入的回复ꎮ 在每轮交互结束后ꎬ模型

将回复展示给人类专家ꎬ以便专家对回复质量进

行评分和反馈ꎮ 强化学习算法可以帮助模型收

集人类专家的评分和反馈作为强化学习的奖励

信号(ｒｅｗａｒｄ ｍｏｄｅｌ)ꎬ并利用历史对话数据和用

户反馈ꎬ持续微调模型的对话策略、参数和权重ꎬ
以更好地适应不同的对话场景和用户需求ꎮ

然而ꎬ当下游任务的目标与预训练目标差距

过大时ꎬ用基于人类反馈机制的强化学习来微调

并不总是有效ꎮ 于是在“提示—响应”会话轮中ꎬ
一种更灵活的使用人工编写的提示词来指导模

型进行微调的方法出现了ꎮ 面向预训练模型的

提示能力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雷蒙德􀅰威廉斯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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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及的识字能力在人工智能语境中的新变种ꎮ
(二)“提示—响应”交流会话轮中的涌现

总体而言ꎬＣｈａｔＧＰＴ 语言模型无论在框架还

是方法上都与先前的模型没有本质的区别ꎬ〔２３〕

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把预训练数据量和模型参数

量作了根本的提升ꎮ 实际上ꎬＣｈａｔＧＰＴ 使用的数

据涵盖了多种语言和各真实领域ꎮ 它们可能是

维基百科等知识图谱数据、文艺影视对话字幕、
社交媒体和在线问答平台的对话记录ꎬ以及新闻

报道、科技论文、博客等文本数据ꎮ 而第三方插

件功能进一步让 ＣｈａｔＧＰＴ 拥有了“眼睛和耳朵”ꎬ
可以实时访问全网数据ꎮ〔２４〕 此外ꎬ前后四代 ＧＰＴ
模型的参数量已经呈现出了爆炸式增长ꎬ分别

是:１. １７ 亿、１５ 亿、１７５２ 亿和 １００ 万亿ꎮ 正是因

为 ＣｈａｔＧＰＴ 拥有了相当大规模的参数量且在足

够大的数据集上进行了训练ꎬ最终致使其在“提
示—响应”会话轮中自发地涌现(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出

一些小模型所不具备的能力ꎬ〔２５〕 比如在和用户

的对话中呈现出的强大自学能力ꎬ以及在一定的

提示词引导下展示出的较为复杂的推理能力ꎮ
据说当大型语言模型在其参数量达到 ２００ 亿左

右ꎬ计算量大概达到 １０ 的 ２２ 次方之后ꎬ便会完

成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ꎬ涌现出这些新能力ꎬ〔２６〕

它们构成了 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独特可供性(ａｆｆｏｒｄａｎｃｅｓ)ꎮ
在这些涌现的能力中ꎬ最核心的是一种情境

学习(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能力ꎬ〔２７〕 表现为在每一

轮人机对话中ꎬＣｈａｔＧＰＴ 都能将当前对话的历史

和上文作为输入ꎬ使用转换器模型中的自注意力

机制来聚焦对话中最重要的部分ꎬ从而理解人类

对话的语义和意图ꎬ这使模型能够更好地适应不

同对话场景和语境ꎬ并且生成更准确、自然的回

复ꎮ 比如ꎬ“小样本提示” ( ｆｅｗ － ｓｈｏｔ ｐｒｏｍｐｔｉｎｇ)
策略仅仅通过给模型提供一些少量的示例样本

(ｓｈｏｔｓ)ꎬ以及与任务的上下文信息和领域知识有

关的一些关键词、短语、句子或段落来辅助模型

进行学习ꎬ即无需引入额外的参数ꎬ就能引导模

型参考输入示例返回关于特定任务的答案ꎮ
此外ꎬ由于经过海量数据预训练的大型语言

模型已经习得了多种推理方式ꎬ所以对于某个复

杂的推理问题ꎬ用户只需将其分解为一步一步的

思维链(ｃｈａｉｎ － ｏｆ －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ｒｏｍｐｔｉｎｇ)ꎬ并输入给

模型ꎬ就能引导模型做一些相对复杂的推理任

务ꎮ 但是ꎬ并非大型语言模型中所有的任务都会

发生涌现ꎬ并且涌现出来的“小样本提示”能力也

是不可预测的ꎬ因为这些能力原本就没有包含在

预训练任务中ꎮ〔２８〕所以如何更好地理解“提示—
响应”的运作机制对于人机交流至关重要ꎮ

四、通向“人—模型”共生自主系统:
重塑人类交流

　 　 正是因为 ＣｈａｔＧＰＴ 基于多层神经网络与微

调机制的物质结构设计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自主地(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生成响应ꎬ〔２９〕只是这种自主

性受到其在预训练过程中所学习到的模式和规

律的限制ꎬ也就意味着它不能脱离其所学习的模

式和规律产生新的想法或知识ꎮ 或者说ꎬ生成形

式是自主的ꎬ生成内容是受限的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模型还会自主与网络空间的

其他模型互动、可从网络空间检索数据、可独立

于人类主体进行自己的活动ꎮ 这意味着拥有学

习和适应能力ꎬ以及与环境、自身、人类互动能力

的模型呈现出了自主系统(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的特征ꎮ 这种自主性(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在 ＡｕｔｏＧＰＴ 上

进一步展现出来ꎬ后者是可在不受人类干扰的情

况下完全自主运行的“智能体”(ＡＩ ａｇｅｎｔ)ꎮ〔３０〕

(一)“人—模型”共生自主系统

当然ꎬ所有这些自主行动最终都会影响人类

主体的行为ꎮ 当这一自主系统与人交互时ꎬ不管

是从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机制来看ꎬ还是从

“提示—响应”的涌现生成模式来看ꎬ一种“人—
模型”的共生自主系统(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ｙｓ￣
ｔｅｍｓ)已经出现ꎮ 这不同于人与搜索引擎系统的

交互ꎬ在这种交互中ꎬ机器仅仅是执行人类指令

的被动工具ꎬ而“人—模型”的共生自主系统是一

种相互协作、彼此增强的模式ꎮ〔３１〕

１. 在预训练过程中ꎬ模型高度依赖由人类的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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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产生的大型在线数据集来训练ꎬ然后再

向人类输出响应ꎬ对人类的认知产生反馈作用ꎮ
而不管人类认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模型的影

响ꎬ只要他们再次说话ꎬ那么新产生的自然语言

数据将不断地被反馈给模型ꎬ成为模型用以训练

的新语料ꎬ从而进一步影响模型对人类语言的理

解和生成ꎮ 但是ꎬ一旦这些预训练的语料库包含

偏差或不准确的信息ꎬ那么这种共生循环还会导

致进一步的认知偏差ꎮ
２. 在基于人类反馈机制的强化学习进行微

调时ꎬ机器通过与人类专家的互动来收集人类反

馈ꎬ用以指导机器学习算法ꎬ不断优化自身的决

策和行动ꎬ更好地适应人类需求ꎮ
３. 在“提示—响应”交流会话轮中ꎬ模型只回

复不提问ꎬ人具有发起交流的主动性ꎮ 模型通过

学习人类输入的“小样本提示”或“思维链”来自

我微调ꎬ经过多轮人机会话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

人类意图ꎬ生产更加准确的响应ꎮ 其中决定人机

交流会话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之一ꎬ是用于发起

和引导对话的提示词的质量ꎮ 具体而明确地表

明用户的话题和意图的提示有助于语言模型生

成符合用户预期的响应ꎮ 如果提示词过于含糊

不清ꎬ或充满歧义和误解ꎬ模型可能会生成与用

户意图不符合的响应ꎬ导致“交流的无奈”ꎮ
所以这种共生关系不是偏利共生ꎬ〔３２〕 而是

一种互利共生ꎬ模型和人都会从“提示—响应”会
话轮中受益ꎮ 语言模型意味着能动性与智能的

解绑ꎮ 最好的行动者既不是语言模型ꎬ也不是

人ꎬ而是一个熟练地、有见地地使用语言模型的

人ꎮ〔３３〕机器和人的相互增强重叠进行ꎮ 通过人

机交互的连贯共生ꎬ模型表现出自主的集体智

能ꎬ〔３４〕以至于人工智能和人类的自然智能之间

的二分法将不复存在ꎬ在这个意义上ꎬ模型缓解

了智能机器〔３５〕与心智之间的潜在对立ꎮ〔３６〕

(二)模型“微调”的人类交流

在审视“人—模型”共生自主系统给人类交

流带来的变化时ꎬ必须考虑到模型的物质性如何

在“元交流(ｍｅｔ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层面影响人类

交流ꎮ “元交流”存在于通过任何媒介开展的所

有形式的人类交流与传播活动中ꎬ它不仅完成了

对于内容的编码( 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而且实现了对于

社会关系的维系ꎮ〔３７〕 这可以通过对“人—搜索引

擎”与“人—ＣｈａｔＧＰＴ”交流的比较来阐明ꎮ
在“人—搜索引擎”的交流关系中ꎬ〔３８〕 搜索

引擎算法一方面为可访问的大量数据点赋予了

编码结构ꎬ这样用户就能以信息(或不以信息)的
形式访问这些数据点ꎬ并且假设访问的信息具有

一定的相关性ꎮ 编码是一种关于检索结果的元

数据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按照特定的

交流行为模式ꎬ比如搜索、归档、排序和过滤逻

辑ꎬ来进行思考、内化和行动ꎮ〔３９〕 另一方面ꎬ搜索

引擎还使交流关系的建立得以可能ꎮ 用户不一

定是明确地与那些具名的个体或机构ꎬ而是与分

布式的信息资源建立了一种交流关系ꎬ而后者可

能会引发更多后续步骤的交流和互动ꎮ 更重要

的是ꎬ用户在向搜索引擎系统提供输入时ꎬ实际

上重新配置了这一交流系统ꎬ无论程度多么微小ꎮ
与“人—搜索引擎”的交流方式相比ꎬ“人—

ＣｈａｔＧＰＴ”的交流出现了新的变化ꎮ 在“人—搜索

引擎”的交流过程中ꎬ“关键词”的输入指令仅仅

被用来调用算法规则以匹配搜索请求与网页内

容ꎬ不会改变搜索系统本身的存在状况ꎻ但在

“人—ＣｈａｔＧＰＴ”的交流中ꎬ“提示词”的输入在语

义层面无时无刻不在引导 ＣｈａｔＧＰＴ 语言模型本

身进行“微调”ꎬ模型与人类行动者交叠增强ꎬ在
这种交流关系中出现的是共生能动性(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ａｇｅｎｃｙ)ꎮ〔４０〕在这个意义上ꎬ提示成为一种 ＣｈａｔＧ￣
ＰＴ 介入的人类交流的元语言———既微调语言模

型本身的配置ꎬ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同时也是

限定)模型介入的人类交流能力ꎮ 在这样的“元
交流”中ꎬ人类交流与人机交流之间的边界不再

那么泾渭分明ꎬ所有人类行动者都参与到了一个

共同信息库的编码之中ꎬ并和其他过去的、同时

的ꎬ或将来的交流行动者共同塑造一个共享的社

会信息系统ꎮ 这个递归式交流系统也模糊了传

播与传承的区别ꎬ进一步赋予媒介学(ｍｅｄｉｏｌｏｇｙ)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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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性地位ꎮ〔４１〕

五、结语:群体智能———大型语言模型驱动的

新型社会认识论

　 　 假如我们接受媒介学的相关主张ꎬ将媒介

(物)视为知识生产、传播和传承的基础物质材

料ꎬ那么媒介(物)指涉对象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

代的变化ꎬ不但会重新界定人类交流的意义ꎬ还
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认识论的冲击ꎬ人文社会

科学的“媒介转向”也藉此更具范式更替的意义ꎮ
“媒介即语言”可被视为前数字时代的一种

认识论基础ꎬ并在 ２０ 世纪后半叶哲学和社会科

学领域的“语言转向”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ｕｒｎ)中大放异

彩ꎮ〔４２〕这一转向不再接受语言是一种表征现实

的透明工具ꎬ而是相信语言是主客体之间的中

介ꎬ相应地ꎬ语言不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ꎬ而是一

种对现实的阐释和构建ꎬ是社会交往、权力斗争

和文化认同的场域ꎮ 这一转向将知识视为特定

历史、文化和语境下的相对不确定的“叙事”ꎮ
在曼诺维奇关于“媒介即软件”的论述中ꎬ软

件之后的媒介的永久可扩展性对“计算机化社

会”中的知识技术产生了重要影响ꎮ〔４３〕 (软件)媒
介的逻辑是把一切都变成数据ꎬ并使用算法来分

析这些数据ꎬ这已经改变了认识事物的意义ꎬ并
导向一种新的软件认识论ꎮ〔４４〕 认识论提出的问

题包括什么是知识ꎬ如何获得知识ꎬ以及我们对

于一个主题的认知可以到达何种程度ꎮ 计算机

以“元媒介”之姿引入了获取知识的新方式ꎬ并在

此过程中重新定义何谓知识ꎮ 例如ꎬ总是有可能

发明新的算法或者扩展现有的算法来分析已经

存在的旧数据ꎬ从中发掘以前的算法未能发掘的

新知识ꎮ 当今整个艺术人文领域的“数字人文”
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计算转向”正是立基于计算

媒介这一物质基础之上ꎮ
不管是“媒介即语言”ꎬ还是“媒介即软件”ꎬ

所沿袭的认识论传统更多地都是关注个体如何

通过感官、记忆和推理等方式获取知识ꎬ大型语

言模型的“提示—响应”的运作方式意味着人类

行动者都参与到了一个共同信息库的编码之中ꎬ
知识的生产有赖于他人的参与ꎬ不管参与者本人

是否承认这一点ꎮ 因此ꎬ当大型语言模型介入社

会交流后ꎬ人机共生的交互与生成模式挑战了传

统认识论的个体预设ꎬ引发了认识论向社会认识

论的转变ꎮ 社会认识论将认识论的范围从主体

所经历的认知过程扩展到了其所处的直接、远
程、当前和过去的社会环境中他人的社会活

动ꎮ〔４５〕这种社会认识论建立在分层有序的深度

神经网络架构的物质基础之上ꎬ并跨越语言、国
家、地域、性别等边界ꎬ通过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

“提示—响应”会话轮ꎬ进行递归式的知识的集体

协作生产、分享和修订ꎬ体现为一种群体智能

(ｓｗａｒｍ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而模型成为协调群体智能

的基础媒介ꎮ 当现实只能通过涉及模型转换的

社会认识论来体验时ꎬ模型的媒介性将成为人类

存在的基本状况ꎬ这也再次回到了“媒介转向”的
理论假设中ꎮ 在此意义上ꎬ(模型)媒介真正将生

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联结成了命运共同体ꎮ

注释:
〔１〕 ＢｒａｔｔｏｎꎬＢ. Ｈ. ꎬ Ｔｈｅ Ｓｔａｃｋ: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ＭＡ: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５ꎬｐｐ. １０９ － １４６.
〔２〕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ＢｕｚｚＦｅｅｄ 的数据科学家马克斯􀅰伍尔夫

(Ｍａｘ Ｗｏｏｌｆ)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上表示ꎬ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ＣｈａｔＧＰＴ 成

为第二个通过图灵测试的聊天机器人ꎮ
〔３〕ＢｕｂｅｃｋꎬＳ. ꎬｅｔ ａｌ. ꎬ“Ｓｐａｒｋ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ａｒｌ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ＰＴ －４”ꎬ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ｘｉｖ. ｏｒｇ / ａｂｓ / ２３０３. １２７１２.
〔４〕周志华:«机器学习»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２ － １２ 页ꎮ
〔５〕〔３７〕〔３８〕〔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如何与数据

打交道———元数据、元媒介和元传播»ꎬ刘君等译ꎬ«中国传媒报

告»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６〕英文原文为“ｍｅｄｉｕｍ ｔｏ ｅｎｄ ａｌｌ ｍｅｄｉａ”ꎬ参见 Ｗｉｎｔｈｒｏｐ －

Ｙｏｕｎｇꎬ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ꎬ Ｋｉｔｔｌ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ꎬ２０１１ꎬｐ. １３１ꎮ
〔７〕 ＨｅｐｐꎬＡ. ꎬ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Ｂｏｔ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Ｍｅｄｉａꎬ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２０ꎬ４２ (７ － ８)ꎬ
ｐｐ. １４１０ － １４２６.

〔８〕“ｍｅｄｉａ( ｌ) ｔｕｒｎ” 参见 ＷｅｂｅｒꎬＳｔｅｆａｎꎬ“Ｍｅｄｉａｌ Ｔｕｒｎ:ｄｉｅ
Ｍｅｄｉ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Ｗｅｌｔ”ꎬ Ｍｅｄｉ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Ｋｏｍｍｕｎｉ￣
ｋａｔｉｏｎｓｋｕｌｔｕｒꎬ１９９９ꎬ２３(１)ꎬｐｐ. ３ － ８ꎻ另见黄旦主编:«媒介转向»ꎬ

—８７—

　 ２０２３. ４􀅰学术前沿



«中国传播学评论(第八辑)»ꎬ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１ － ５ 页ꎮ

〔９ 〕 Ｋｒäｍｅｒꎬ Ｓｙｂｉｌｌｅ. ꎬ Ｍｅｄｉｕｍꎬ 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ꎬ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Ｍｅｄｉ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２７ － ３８.

〔１０〕〔美〕戴维􀅰Ｊ􀅰贡克尔、〔英〕保罗􀅰Ａ􀅰泰勒:«海德格

尔论媒介»ꎬ吴江译ꎬ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２９ － ３７页ꎮ
〔１１〕〔日〕吉见俊哉:«媒介文化论———给媒介学习者的 １５

讲»ꎬ苏硕斌译ꎬ台北:群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７ 页ꎮ
〔１２〕ＦｕｌｌｅｒꎬＭ. ꎬ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 Ｌｅｘｉｃｏｎꎬ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１５ － ２０.
〔１３〕〔４４〕ＭａｎｏｖｉｃｈꎬＬ. ꎬ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ａｋｅｓ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ꎬ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ꎬ２０１３ꎬｐｐ. ２０７ꎬ３３７.
〔１４〕«阿里巴巴张勇:“所有软件都值得接入大模型升级改

造”»ꎬ多知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ｕｏｚｈｉ. ｃｏｍ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ｉｎｓｉｇｈｔ / ２０２３０４１１
１５０７６. ｓｈｔｍｌꎮ

〔１５〕曼诺维奇所指的“媒介即软件”对应的是软件 １. ０ꎮ
〔１６〕 Ａｎｄｒｅｊ Ｋａｒｐａｔｈｙ ꎬ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 ０ꎬｍｅｄｉｕｍꎬｈｔｔｐｓ: / / ｋａｒｐａ￣

ｔｈｙ. ｍｅｄｉｕｍ. ｃｏｍ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 ２ － ０ － ａ６４１５２ｂ３７ｃ３５.
〔１７〕ＤｉｌｈａｒａꎬＭ. ꎬＫｅｔｋａｒꎬＡ. ꎬ＆ＤｉｇꎬＤ. ꎬ“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ｏｆｔ￣

ｗａｒｅ － ２. ０: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ꎬ ＡＣＭ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ＴＯＳＥＭ)ꎬ２０２１ꎬ３０(４)ꎬｐｐ. １ － ４２.

〔１８〕〔２６〕«复旦 ＭＯＳＳ 大模型拟 ４ 月中旬开源ꎬ邱锡鹏详解

如何构建»ꎬ澎湃新闻ꎬｈｔｔｐｓ: / / ｍ.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ｗｉｆｉＫｅｙ＿ｄｅｔａｉｌ. ｊｓｐ?
ｃｏｎｔｉｄ ＝ ２２６２６７９７＆ｆｒｏｍ ＝ ｗｉｆｉＫｅｙ＃ꎮ

〔１９〕赵汀阳:«ＧＰＴ 推进哲学问题了吗?»ꎬ«探索与争鸣»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２０〕ＬａｍｂｅｒｔꎬＮａｔｈａｎꎬｅｔ ａｌ. ꎬ“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 ＲＬＨＦ)”ꎬ ｈｕｇｇｉｎｇｆａｃｅ. ｃｏꎬ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２０２３０３０４.

〔２１〕ＣｒｏｃｋｅｔｔꎬＬ. Ｊ. ꎬ“‘Ａｌｌ ＡＩ’ ｓ Ａｒｅ 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ｓ’? Ｒｅｃｋｏｎ￣
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Ｇｅｎｕｉｎｅ ＡＩ”ꎬ２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ｒｉｏ ＬｉｓｂｏａꎬＰｏｒｔｕｇａｌꎬＯｃｔ. ２１ － ２３ꎬ２０２０ꎬ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２２〕 ＤｅｎｎｉｎｇꎬＰ. Ｊ. ꎬ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Ｗｈａｔ ｉｓ Ｃｏｍ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２０１２ꎬ５５(７)ꎬｐｐ. ８０５ － ８１０ꎻＦｏｒｔｎｏｗꎬ
Ｌ. ꎬ“Ｔｈｅ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ｒ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２０１２ꎬ５５(７)ꎬｐｐ. ８３０ － ８３１.

〔２３〕«吴军:ＣｈａｔＧＰＴ 七问七答»ꎬＲｅｄｉａｎ 新闻ꎬ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ｄｉ￣
ａｎ. ｎｅｗｓ / ｗｘｎｅｗｓ / ３４４２５９ꎮ

〔２４〕«ＣｈａｔＧＰＴ 插件重磅上线:不只“联网”ꎬ还将打造强大

ＡＩ 生态»ꎬ界面新闻ꎬｈｔｔｐｓ: / / ｍ. ｊｉｅｍｉａｎ.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９１３３９３０. ｈｔｍｌꎮ
〔２５〕 Ｗｅｉꎬ Ｊ. ꎬ ｅｔ ａｌ. ꎬ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ｘｉｖ. ｏｒｇ / ａｂｓ / ２２０６. ０７６８２.

〔２７〕张俊林:«大语言模型的涌现能力:现象与解释»ꎬ知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ｚｈｕａｎｌａｎ. ｚｈｉｈｕ. ｃｏｍ / ｐ / ６２１４３８６５３ꎮ

〔２８〕张江等:«ＡＩ 何以涌现:复杂适应系统视角的 ＣｈａｔＧＰＴ
和大语言模型»ꎬ搜狐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６５２７１６００４ ＿
１２１１２４３７３ / ? ｐｖｉｄ ＝ ０００１１５＿３ｗ＿ａꎮ

〔２９〕〔美〕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

题的失控技术»ꎬ杨海燕译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２５ － ３６ 页ꎮ
〔３０〕Ｋｅｖｉｎ Ｊｉａｎｇꎬ“Ｗｈａｔ’ｓ Ａｕｔｏ － ＧＰＴ? Ｎｅｗꎬ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ＡＩ

ａｇｅｎｔｓ’ｃａｎ 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ꎬｒｅ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ｏｄ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ｓｔａｒ.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４ / ｗｈａｔｓ － ａｕｔｏ － ｇｐｔ －
ｎｅｗ －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 ａｉ － ａｇｅｎｔｓ － ｃａｎ － ａｃｔ － ｏｎ － ｔｈｅｉｒ － ｏｗｎ － ｒｅ￣
ｗｒｉｔｅ － ｔｈｅｉｒ － ｏｗｎ － ｃｏｄｅ. ｈｔｍｌ? ｕｔｍ＿ｓｏｕｒｃｅ ＝ ｓｈａｒｅ － ｂａｒ＆ｕｔｍ＿ｍｅ￣
ｄｉｕｍ ＝ ｕｓｅｒ＆ｕｔｍ＿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 ｕｓｅｒ － ｓｈａｒｅ.

〔３１〕Ｓ Ｓｈｙａｍ Ｓｕｎｄａｒꎬ“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ｇｅｎｃｙ: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 ＡＩ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ＨＡＩＩ)”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５ ( １ )ꎬ
ｐｐ. ７４ － ８８.

〔３２〕偏利共生(ｃｏｍｍｅｎｓａｌｉｓｍ)意味着人机互动仅仅对人有

益ꎬ对孪生体没有影响ꎮ 而互利共生(ｍｕｔｕａｌｉｓｍ)意味着人机互

动中孪生体和人都从中获得增强ꎮ
〔３３〕ＦｌｏｒｉｄｉꎬＬ. ꎬ“ＡＩ ａ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Ｏｎ Ｃｈａｔｇ￣

ｐｔꎬＬａｒ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ꎬ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２３ꎬ３６(１)ꎬｐ. １５.

〔３４〕Ｗａｎｇꎬｅｔ ａｌ. ꎬ“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ꎬ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
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ꎬ２０２１ꎬ３７９(２２０７)ꎬ２０２００３６２.

〔３５〕既表示物理机器ꎬ如 ｒｏｂｏｔꎬ也表示软件程序ꎬ如 Ｃｈａｔｂｏｔꎮ
〔３６〕 ＳａｒａｃｃｏꎬＲ. ꎬＧｒｉｓｅꎬＫ.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ꎬＴ. ꎬ “ Ｔｈｅ Ｗｉｎｄｉｎｇ

Ｐａｔｈ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ꎬ２０２１ꎬ３７９(２２０７)ꎬ２０２００３６１.

〔３９〕ＡｎｄｅｒｓｅｎꎬＪ. ꎬ“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ꎬＯｒｄｅｒｉｎｇꎬａｎｄ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ｇｉｎｅｓꎬ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ꎬ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Ｍｅｄｉ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Ｍｅｄｉａ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８ꎬ４０(８)ꎬｐｐ. １１３５ － １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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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模型:“人—ＣｈａｔＧＰＴ”共生自主系统的智能涌现


